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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四川移民的两大族群及其文化类型
※

张　勇　严奇岩

　　 〔摘要 〕清代 “湖广填四川 ”的移民运动中 , 各省移民文化与巴蜀文化发生交流与碰

撞 , 族群与文化重组与整合 , 最终出现了湖广人与客家人两大族群以及嫁接型移民文化和移

植型移民文化两种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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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移民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文化迁移运

动。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带来各自的地域文化 ,

这些色彩多样的地域文化会在移民社会中互相交

流融合。四川是历史上的移民迁入大省 , 在移民

文化的整合中很有典型性。清代 “湖广填四川 ”

中 , 不同省区的移民汇入四川 , 各省移民文化与

巴蜀文化发生交流与碰撞 , 于是出现族群与文化

的重组与整合。四川的巴蜀文化以其开放包容的

姿态 , 将异域异质的移民文化纳入自己的怀抱 ,

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四川移民社会中的族群与

文化是如何重组与整合的 , 其结果又是如何 , 本

文试作粗浅的探讨。

一、“湖广填四川 ”与四川两大族群的出现

族群的形成与移民有密切的关系。人是文化

最重要的载体 , 人的流动 , 就意味着文化的流

动。“物以类聚 , 人以群分 ”, 族群间的文化差异

导致族群认同。由于清初各省移民文化习俗之间

的差异 , 四川的移民开始以文化习俗为凝聚力形

成各自的集团。在清代 “湖广填四川 ”中 , 不

同省份的移民、不同文化类型的文化、不同耕作

方式及语言文化习俗相互交织融合 , 形成不同的

文化群体 , 从而产生族群认同 , 最终在四川形成

两大族群 , 即湖广人和客家人。

明末清初四川 30年战乱 , 加上瘟疫横行 ,

导致人口锐减。清初四川人口从明后期的 600万

减少到 50万〔1〕。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, 清代持

续推行移民四川的运动 , 移民来自湖南、湖北、

河南、山东、陕西、云南、贵州、江西、安徽、

江苏、浙江、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山西、甘肃等

10多个省。到移民运动基本结束时 , 移民已占

到当时四川总人口的 60—70%
〔2〕。而在各省移

民中 , 湖广籍的移民人口最多 , 估计占移民总数

的 60% , 因而民间称这次移民运动为 “湖广填

四川 ”。四 川 客 家 在 入 川 的 移 民 比 例 中

占 28%
〔3〕。

由于四川的湖广移民占优势 , 湖广话为基础

的四川话成了四川的 “普通话 ”, 一些其它省份

势单力薄的移民来四川后 , 为了寻求庇护和谋求

更好的发展空间 , 纷纷冒充自己是 “麻城孝感

乡 ”的湖广移民 ; 四川客家主体是来自清前期

“湖广填四川 ”中闽粤赣边区的客家移民。据史

料记载 , 清初客家最早入川的要算内江廖氏 , 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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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廖氏于康熙二十七年 ( 1688年 ) 从福建上杭

移民入川〔4〕
, 但多数客家是乾隆后入川 , 因此 ,

至今四川客家有 300年的历史。四川的客家人 ,

由于自身的语言文化习俗加上固守自己的族群文

化的心理 , 以其强烈的乡土习俗和特殊的语言作

纽带 , 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浓厚的客家族群意

识 , 从而形成与湖广文化相对立的另一个文化群

体 , 最终形成两个不同的族群 , 即湖广人和客家

人 (“土广东人 ”)。四川的客家人以客家方言作

为族群认同的基本要素。 “广东人 ”或 “土广

东 ”是四川客家的代称。因为四川的客家人 ,

以来自广东的客家为主 , 所以自称 “广东人 ”,

称客家话为 “广东话 ”, 他们称成都官话为 “湖

广话 ”, 称官话区的人为 “湖广人 ”; 而湖广人

则称他们为 “土广东 ”, 称客家话为 “土广东

话 ”。〔5〕“土 ”字最初明显带有贬义 , 是客家人

受歧视的表现 , 反映了两大族群中四川客家处于

弱势的地位。客家人受歧视促进了客家人的认

同。客家以方言为纽带组成自己的群体 , 对四川

客家人而言 , 家乡人的概念是指说广东话的人。

在东山地区说客家话的人被看成是家乡人 , 客家

话在东山地区成了广东老家人的标志 , 成了寻访

四川客家人的指路标。湖广人和客家人这两大族

群的边界十分清晰。如肖平回忆 , “童年的记忆

中 , 我的世界被两种文化包围 , 一是客家文化 ,

一是湖广文化 ”〔6〕。四川两大族群的出现 , 是值

得我们关注的历史人文现象。

族群不是单独存在的 , 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

的互动关系中〔7〕。由于语言、文化习俗的差异 ,

族群之间的矛盾或冲突是难以避免的。尽管没有

出现广东那样的土客大械斗 , 但在清代四川 , 土

客之间或客客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。四川客家流

传的 “住山不住坝 ”、“没有文字 ”、“只说客家

话 ”、“不跟湖广人结婚 ”等民间故事〔8〕反映了

湖广人与客家人两大族群的矛盾 , 也体现了客家

人的清高和内聚。这些民间传说至少透露给我们

以下信息 : 客家人把本族群 “住山不住坝 ”的

习俗 , 自圆其说解释为 “住山是为了不怕水

淹 ”, 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如湖广人 ; 客家人解

释自己 “没有文字 ”, 是因为惟一的一本文字书

也被湖广人偷去了 ; “只说客家话 ”与 “不跟湖

广人结婚 ”的故事表明客家人的自我保护和封

闭意识 , 族群认同意识强烈。这几段传说应当诞

生于移民社会初期 , 当时客家人数既少 , 又是初

来乍到 , 各方面都不占优势 , 作为一个长期居住

在山地又与外界相对隔绝环境中的弱势群体 , 他

们总是会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来维持自己的生

存。移民社会初期 , 四川学额较少 , 虽然读书人

不多 , 仍存在教育资源的竞争。客家即使定居已

久 , 已经符合参加科举的条件 , 当地湖广人心理

上仍不愿接纳 , 尤其忌恨他们占据科举解额 , 所

以一有机会便恣意攻击 , 有时甚至诬告他们。典

型事例有东山区金堂客家移民 : “自粤东入籍金

堂 , 萍踪初寄 , 鸿爪无蒙 , 童试为众所阻 , 赖华

振庵夫子多方推挽 , 始得入泮 ”〔9〕。

直到民国时期这种冲突或竞争依然存在。如

在川南 , 李宗吾回忆 , 外省人来川 , 常被本地人

欺凌 , 于是他们互相约定 : 凡是广东迁川姓李的

人家 , 成立一个会 , 叫做 “棒棒会 ”, 有来欺凌

的 , 就一齐同他们拼命〔10〕。在四川湖广人与客

家人 (广东人 ) 的界线是分明的。“风俗习惯乃

至语调不同的各省人民而聚集于一地 , 其感情的

不能融洽 , 乃为势所必然 , 吾乡 (川北 ) 的湖

广籍人民 , 对于闽粤籍人民的歧视 , 乃其一

例”〔11〕。郭沫若的家乡沙湾 , 地方观念是很严重

的。“这些移民在那儿各个的构成自己的集团 ,

各省人有各省独特的祀神 , 独特的会馆 , 不怕已

经经过了三百多年 , 这些地方观念都还没有打

破 , 特别是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 ”。

主客之间 “关于地方上的事务 , 公私两面都暗

暗地在斗争 ”〔12〕。比如杨姓作为沙湾的土著 ,

平时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 , “凡事都

要和客籍人为难。于是客籍人组织一个保卫团 ,

而土著人便组织了一个保安团。为首的叫杨朗生

平常总爱仗恃杨家的势力侮辱客籍 ”〔13〕。沙湾的

土客冲突其实在四川各地普遍存在。

二、嫁接型移民文化和移植型移民文化

入川的移民 , 因族群特性不同 , 在处理原乡

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关系时表现不同的模式 , 因而

出现不同的移民文化类型 , 即表现出 “移植 ”

与 “嫁接 ”两种模式。大体上 , 两大族群在四

川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移民文化 , 即嫁接型移民

文化和移植型移民文化。尽管 “移植 ”中有

“嫁接 ”, “嫁接 ”中有 “移植 ”, 但各有侧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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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的湖广文化属于嫁接型 , 重点在于把原

乡文化嫁接于巴蜀文化上 , 最终体现的是文化的

融合 , 原乡文化的传承成了支流。“嫁接 ”既包

括对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的 “嫁接 ”, 也包括对多

元移民文化的整合或 “杂交 ”。客家文化则属于

移植型 , 重点在于对原乡文化的移植或重建 , 体

现出独立性、封闭性和保守性 , 原乡文化的传承

成了主流。“移植 ”既包括对物质文化的移植 ,

也包括对精神文化的移植。

1. 嫁接型移民文化

两种文化的嫁接要求具有同质性 , 而湖广文

化与巴蜀文化正好在历史上有渊源关系。由于地

缘的濒临、战争的推动、交通的畅通及楚人开明

氏的治蜀等因素促进巴蜀文化与楚文化频繁的交

流 , 使巴蜀文化深受楚文化的影响 , 其中包含了

大量楚文化因素〔14〕。古代的巴蜀地区与楚国有

着密切的关系 , 在语言风俗方面 , 与楚国存在许

多相似。即所谓 “蜀楚接壤 , 俗亦近似 ”〔15〕。

宋元战争以及元明战争 , 使得四川人口锐减 , 明

朝初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移民 , 很多湖南、湖北

等省的人迁居四川 , 这就是第一次 “湖广填四

川 ”。这些明代的湖广移民构成了清代四川的土

著。清初四川人口又一次锐减 , 土著也所剩不

多 , 这里的土著实际上是相对于新移民而言的老

移民 , 即老湖广人。清代前四川的土著基本是老

湖广人 , 清代 “湖广填四川 ”中新来的湖广移

民与当地的土著有很大的文化相通之处 , 这为湖

广文化的嫁接提供了可能。湖广移民文化与四川

文化历史上有渊源关系 , 两种文化的同质性为嫁

接型文化提供丰厚的土壤。

元末明初的数十年战乱 , 大批湖广籍乡民、

军民留寓四川 , 带来了家乡的方言 , 随着世代人

口的衍生 , 湖广人与当地四川人语言的相互融

合。由于湖北籍人为多 , 故湖北话影响大。清代

前期入川的移民以湖北籍的为最多 , 在与原四川

民众的共同生活中 , 互相融合 , 经过一个历史过

程 , 逐渐形成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官话体系。

以湖广话为基础而产生四川官话 , 表明湖广文化

是楚文化嫁接在巴蜀文化上很快形成新型的四川

文化。

清代湖广人捷足先登 , 占尽天时、地利 , 加

上人多势众 , 插占为业 , 迅速扎根于巴蜀大地 ,

很快 “他乡 ”就成了 “故乡 ”。因此 , 湖广人入

川 , 基本上割断与原乡的联系 , 成了 “无根 ”

移民 , 缺乏强烈的寻根意识和原籍观念。甚至在

四川 , 湖广人较少出现入川前祖先的坟墓 , 而且

谱牒意识茫然 , 原乡观念淡化。这与客家人形成

鲜明的对比。如有位湖广移民后裔比较了湖广移

民谱系和客家移民的谱系后深深感叹 : 客家移民

深远的谱系意识 , 而湖广移民多对原籍宗族及谱

系一片茫然。“吾楚迁渝者 , 询其原籍州县 , 或

多茫然 , 否则统举以应 ”〔16〕。尽管也存在夸张的

因素 , 但毕竟注意到两大族群的区别 , 即湖广人

没有追溯远祖的文化习惯。原乡意识的淡化使湖

广移民对原乡文化继承极少 , 而以全新的姿态登

场 , 完全融入当地社会 , 很快融合成新型的巴蜀

文化。

清代四川的移民多自称来自麻城孝感乡 ,

“麻城孝感乡 ”成了湖广移民的祖籍记忆和寻根

问祖的朝宗圣地。湖南、湖北都属于楚文化区 ,

文化上有相似之处 , 因而湖南移民能冒充麻城孝

感乡人 , 至今四川的湖南移民后裔仍说自己的祖

籍是麻城〔17〕。许多湖广两省以外的移民 , 由于

族群特性不明显 , 使冒籍麻城孝感乡成为可能。

在清初移民高潮中 , 来自两湖的移民都异口同声

称自己出自于湖北麻城县 , 而且还集中在该县孝

感乡 , 从而形成独特的 “麻城孝感现象 ”。许多

移民家族的后裔把 “麻城孝感乡 ”当成自己祖

籍 , 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心理 , 把麻城孝感

乡视为神圣的移民故乡和永远的精神家园。湖广

文化一直占居优势的人文生态环境中 , 人们把麻

城孝感乡视为自己的祖籍 , 更多只是一种象征意

义 , 其所表达的是对一方地域文化的心理认

同〔18〕。以 “麻城孝感乡 ”的旗号为号召 , 使对

原乡文化继承较少的其他族群归属到湖广人的麾

下 , “麻城孝感乡 ”成了嫁接型移民的精神

家园。

2. 移植型移民文化

如果说麻城孝感乡是四川湖广人的精神家

园 , 则宁化石壁就是四川客家人的祖籍记忆。客

家人入川前 , 宁化石壁是客家的文化符号 , 是客

家祖地或图腾 , 也成了客家人朝宗的圣地。在

“湖广填四川 ”中 , 尾随湖广人入川的客家人 ,

常受到先期入川移民的排挤 , 为了立足生存 , 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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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以血缘或地缘来建立自己的群体。但由于语

言、文化习俗的不同 , 四川客家人很难冒籍麻城

孝感乡人 , 只有靠 “人和 ”, 即加强族群的团

结 , 增强凝聚力 , 惟有如此 , 才能在主客矛盾冲

突中免受欺凌。

客家是带着文化迁徙的族群。为了加强文化

认同 , 增强族群的凝聚力 , 只有通过移植原乡文

化。“通过重建原来环境来求得适应 ”, 因为适

应能防止同化〔19〕。四川客家族谱有慎终追远的

特点 , 许多家族族谱都载有宁化石壁的迁移史 ,

强化对客家原乡的记忆。为此 , 客家人入川定居

环境基本是原乡环境的复原 , 对原乡文化保存较

多 , 与原乡联系也比湖广人频繁。这就体现客家

文化的移植型特点。这说明客家文化具有十分强

烈的寻根意识与乡土情结 , 表现出移民离开祖居

地之后对原有文化的眷恋。原乡环境的重建便利

了客家人更好地承传客家固有的生计模式和文化

传统。

“乡土情结 ”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

征。江津真武场客家人修建的 “望乡台 ”是客

家人浓厚乡土情结的集中体现。对于远离故土的

人来说 , 故乡的土壤是对故乡最好的怀念。四川

客家青年作家肖平回忆 , 他去北京读书 , 临行前

其父在祖屋后面挖了点黄土 , 虔诚地用双手拿

回 , 在灯下拿一快红布仔细包裹 , 放在行李中 ,

说要是到了北京水土不服 , 就把黄土融入水中 ,

喝下比什么药都灵验。原来祖先从岭南上川时也

是随身带上故乡的黄土 , 坚信故乡的黄土是护身

符〔20〕。同样 , 晚年定居台湾的客家之子张大千 ,

有位美国朋友从四川专门带了一包成都平原的泥

土送给他 , 张大千接到这包来自家乡的泥土 , 浑

身颤抖 , 老泪纵横 , 恭恭敬敬地把它放在供奉先

人的牌位之前〔21〕。

移植型文化主要体现在原乡文化的移植或复

原 , 具体体现在对原乡物质文化环境和精神文化

环境的重建。

首先看物质文化环境的重建。

物质文化环境包括地形、会馆、民居、祖墓

等。江西、广东、福建三省交界处是客家大本

营 , 在地理环境上以山地、丘陵为主 , 客家有

“住山不住坝 ”之说。客家人居住成都东山地

区 , 因 “这块丘陵的地质地形 , 多类似于岭南

山地 , 所以他们一到东山后 , 便聚族而居 , 不再

转徙了 ”〔22〕。东山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, 丘陵

广布 , 土地贫瘠 , 严重缺水 , 尽管如此 , 仍对客

家移民有吸引力 , 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与原乡客

家祖籍地粤北、闽西、赣南的地理环境有相似

处 , 能使新移民迅速适应周边的环境 , 从心理上

克服异乡的陌生感 , 何况客家人在定居四川时 ,

还带来原乡的物种 , 并栽在类似原乡的地形中来

重建故乡生活环境。如东山区十陵镇千弓村和洛

带镇东的红豆木林、威远县观音滩崔氏大屋基的

花兰古树以及新都三河镇碑石堰村 8组李家老院

子的堂屋的榛树等 , 均来自岭南 , 客家移民不远

万里把这些树苗背到这里种下 , 寓意广东入川的

主人对故土的怀念 , 表示扎根客乡 , 不忘祖宗。

会馆的功能主要是 “迎麻神、聚嘉会、襄

义举、笃乡情 ”, 是原乡文化建设的集中体现。

前文提到 , 在四川尽管湖广移民要多于客家移

民 , 但清代四川的会馆中 , 江西、广东、福建等

三省客家会馆要多于湖广会馆 , 虽然这与客家从

事商品经济有关。但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是客家

会馆多于湖广会馆的主要原因 , 这是客家人祭祀

原乡神的需要 , 是原乡文化环境复原的结果 , 体

现了四川客家浓厚的乡土情结和文化认同。会馆

不但把原乡的祭祀神移植过来 , 还通过颇具家乡

风格的建筑以及民俗、戏剧等搬来 , 聚乡情、乡

谈、乡神于一体 , 使得馆中同乡虽身处异乡他

处 , 却乡谊融融如归 ; 会馆祭神内容的强烈地方

色彩与浓郁的乡土气息 , 达到本地文化的移植与

乡土情结的延伸 , 强化了族群认同 , 是地域文化

认同的标志。因湖广移民多 , 各地按府县籍贯建

立会馆 , 如湖北黄州移民的帝主宫 , 而客家移民

由于特有的语言和习俗 , 内聚力比其他省的移民

更强 , 并没有出现按府县籍贯建立分会馆。相

反 , 客家人更是跨省合建统一的会馆。如江津的

26个万寿宫中有两个实名为万天宫 , 系江西客

家人与福建客家人合建的会馆〔23〕。江油县青林

口镇有广东、福建移民共同修建的闽粤会馆

“广福宫 ”, 大门上书 “闽粤会同 ”〔24〕。两省移

民都是客家人 , 有共同的客家语言和风俗习惯是

会馆合建的重要原因。这些两省以上客家会馆的

建立 , 超出了地域和血缘的族群文化认同 , 为客

家移民的故土文化的保存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,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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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的集会中通过打乡谈、叙乡情又使客家人的

集体记忆得以维持。另外 , 会馆的大门朝向也很

讲究 , 如青林口镇有广东、福建移民共同修建的

闽粤会馆正殿座西朝东 , 而会馆大门及戏台与正

殿不在一条中轴线上 , 而是有意偏向东南方 , 表

达对故土的留恋。因而 , 客家会馆的建立是移植

原乡环境保持文化认同的重要举措。

客家宗祠表现出强烈的族群认同感。如清代

德阳县的宗族以各省为单位建立联宗祠 , 其中李

姓联宗祠有 3处 (其中闽、粤两省的合族祠 2

处 )、古姓联宗祠 1处 (广东合族祠 )、江姓联

宗祠 1处 (福建合族祠 )、罗姓联宗祠 1处 (广

东合族祠 )、邓姓联宗祠 (湖南合族祠 ) 等。从

李氏合族祠看有广东、福建和湖南等 3处 , 其中

2处均为闽、粤两省的合族祠〔25〕, 即较少出现

客家人与湖广人的联宗祠。

在民居建筑方面 , 更是体现了客家对原乡环

境的重建。四川著名的乡土建筑文化专家季富政

先生指出 , 四川各省移民混居 , 民居特点已面目

全非 , 但四川客家仍保持个性突出的居住形态 ,

即四川客家民居和原乡民居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,

至今仍完全承袭原乡二堂屋样式。而其它省移民

的民居多以中原宅院形制为主体 , 少有发现像客

家那样原乡个性突出 , 数量巨大又集中的民居建

筑。在封建社会宗法礼教森严的环境下 , 客家人

不会用其它建筑形式来供奉自己的祖宗和居住家

人 , 造成客家民居在四川独领风骚 , 而其它省和

地区的移民的民居特征逐渐消失或不甚明显。因

为照搬原乡居住模式方可解思乡之愁 , 何况客家

是一个非常忠于自己文化的民系〔26〕。

客家祖墓的移植更是特色鲜明。四川客家独

特的 “二次葬 ”体现了客家文化的移植型。“二

次葬 ”即 “检金葬 ”, 是客家特有的文化习俗 ,

在湖广移民中较为少见。客家把先人骸骨迁到迁

居地重新安葬 , 表明在新居地有了祖先的根基 ,

是客家移民落籍扎根的重要标志。既解除了移民

对故土先辈的怀念 , 又反映了移民对迁入地的认

同感。祖墓成了家族凝聚的核心 , 这种祖墓的

“移植 ”对原乡生活环境的重建起了重要的作

用 , 是客家移民扎根四川 , 取得当地社会认可的

重要途径①。

其次看精神文化环境的重建。

精神文化环境包括婚姻、语言、文化习俗

等。四川客家人与湖广人最显著的区别是文化习

俗的显著差异 , 其中主要表现在方言与风俗习

惯。客家移民把原乡的语言、婚嫁习俗、丧葬礼

俗、民居建筑等完整移植 , 保留原乡原汁原味的

文化环境。这是客家人与湖广人在移民文化中明

显的差异。

客家族群内婚制是实行精神文化环境重建的

重要途径。客家入川后 , 因为风俗习惯相同 , 前

几代人都是客家人与客家人之间通婚。正如方志

记载 , 福建移民入川 , “初与粤互为婚姻 , 其俗

大抵相同 ”〔27〕。笔者调查时 , 冯思章告知 , 清初

客家人不与湖广人通婚 , 正如满汉不通婚一样。

现在客家地区婚姻习俗中 , 仍以男女双方能否保

持或学会客家话 , 作为能否巩固爱情、百年偕老

的标志 , 如忘却客家话 , 往往会引起婚变 , 这就

加强了客家话的稳定性。荣昌客家人罗荣宗教授

也说 , “荣昌县安富的客家人子女婚姻 , 亦以客

家人为对象 , 生活习惯 , 尚有客家人的意

味。”〔28〕李宗吾的家乡也是如此。“广东人来四

川的 , 嫁女娶媳 , 必定要选择广东人 ; 李家自从

入川到宗吾一辈 , 已有八代 , 但他们兄弟姊妹 ,

都是和客家人结亲的 ”〔29〕。客家人保持族群内部

婚姻制 , 维持族群认同的生物特征 , 使客家语言

文化习俗得以传承 , 有利于原乡文化环境的复

原 , 是客家精神文化环境重建的重要保证。

语言是族群文化的内核。以广东话作为认同

的标志 , 四川客家 “宁卖祖宗田 , 不卖祖宗言 ”

是客家移植型文化的突出表现 , 体现了客家人浓

厚的族群意识和强烈的内聚心理。移民有较强的

族群意识 , 有意识地保持原有的文化特征 , 是移

民双语现象存在的条件 , 能保持内聚力以抵抗土

著居民的地方主义和排外倾向〔30〕。正是原乡语

言环境重建的需要 , 四川客家恪守 “宁卖祖宗

田 , 不忘祖宗言 ”的祖训 , 才使得处于弱势地

位的客家话 , 虽然处于四川官话的汪洋大海中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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墓、田宅都确有实据 , 方准应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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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300年来 , 四川客家方言没有被同化而完整保

存下来 , 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。成都东山地区

是四川面积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客家方言岛 , 至今

最完整地保存了客家文化和客家方言 (现仍有

不会说四川话的 “土广东 ”) , 也是我国距现代

都市最近的客家方言岛。

当然 , 客家文化的 “移植型 ”不是绝对的。

四川客家文化受当地环境的影响 , 打上了巴蜀文

化的烙印。如客家妇女多不缠足 , 善劳作 , 有

“健妇把锄犁 ”之誉 , 而四川客家妇女普遍存在

缠足的习俗 , 这是巴蜀文化融合客家文化的表

现 , 反映四川客家文化的在地化现象。

总之 , 在处理原乡文化与巴蜀文化关系中 ,

四川两种移民文化 , 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发展态

势 , 即湖广人的移植型文化重在原乡文化与巴蜀

文化的融合 , 且文化的融合成为主流 ; 而客家人

的嫁接型移民文化重在对原乡文化的传承 , 使客

家文化的传承成为了主流。不过 , 四川客家在移

植原乡文化的基础上部分融合了当地的巴蜀文

化 , 从而形成四川特色的客家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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